 “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启示
                       楼跃文  吴梦宝(
一 “竹柳新桥”歌会的成功意味着什么？
 “阳鸟报春山花开，请到我伲畲乡来，彩虹流云传喜讯，三月三日摆歌台”。自1994年以来，浙江的“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每年由老竹、柳城、丽新、板桥4个乡镇轮流举办，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它已成为浙江省保护和开发畲族文化的品牌活动。

早在1992年，民间有识之士见各畲族乡镇举办的歌会规模都比较小，遂向有关部门提议由历史上曾同属处州的老竹、柳城、丽新、板桥4个畲族乡镇轮流举办三月三歌会。1994年新春，在统战、民族、文化等部门牵头下，丽水莲都区的老竹镇、丽新乡，松阳县的板桥乡，金华武义县的柳城镇等4个畲族乡镇的领导在老竹镇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议最终决定，今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由上述4个畲族乡镇轮流举办三月三歌会，每个乡镇各自组织一个代表队参加。此举旨在把4个畲族乡镇原先零散的歌会活动组织在一起，通过整合各乡镇的文化资源，打响畲族三月三歌会的文化品牌。至于歌会的品名，与会的同志认为，不妨从每个乡镇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后来大家发现，这恰巧又暗合了畲乡田园风光意蕴的“竹”、“柳”、“桥”等三个景物——“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品名就此诞生。

按照当时的设想，“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由政府牵头、民间支持、群众参与，通过畲歌盘唱、畲舞表演，以歌会友，以舞传情，籍此继承和弘扬畲族的传统文化。如今，歌会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创新和发展，歌会增加了畲族服饰表演、畲族工艺展示、畲医药开发、畲族传统体育献演、畲族文化经济发展研讨等内容；有织彩带、打草鞋竞赛；有原汁原味的祭祖舞、火把舞表演；有畲乡风情摄影图片展等。此外，宾客还可参与畲族传统的吹龙角、顶竹杠、新婚嫁娶等互动节目。“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一届比一届办得好，越办越充满生机和活力。近些年，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畲族艺人也慕名前来交流献艺。
十多年来，“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推动了各乡镇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老竹镇的东西岩风景区和柳城镇的小黄山风景区，借助三月三歌会引进了民间的开发资金；丽新、板桥乡的高山蔬菜、瓜果、茶叶、板粟、油茶等农产品借助三月三歌会走向了市场；畲族的传统工艺、服饰、医药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畲族的民歌和舞蹈重又得到了挖掘、整理和创新。歌会宛如一场绵绵春雨，给畲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带来了盎然生机，畲地重又呈现无处不飞歌的景象。一批畲族老艺人办起了畲族民间艺术传承班，畲语、畲歌、畲舞及一些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列入了民族中小学的课程，畲族风情游如火如荼地开展，广场文化活动空前活跃……

“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它对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有哪些启示？这一活动还存在哪些不足，需要作怎样的改进和提高？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主要特色是政府牵头、民间支持、群众参与、多方合作，它将文化保护、文化开发和文化交流有机结合起来，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畲族的民歌、舞蹈、习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产生了群众参与程度高、示范作用强、实践效果好的积极影响，极大地满足了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了畲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成功举办，意味着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也完全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找到一条政府与民间互动、区域与区域共创、单一与多元同伴的民族文化建设的成功之路。
浙江是一个少数民族散杂居的省份，其民族文化工作没有新疆、广西、内蒙、宁夏、西藏等自治区的民族工作优势可以倚借，也没有云南、贵州、海南等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但该省的“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却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功。它的成功可以为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带来一些积极而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应该由政府部门来牵头

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其文化节庆属于活动属于公共产品，私人部门一般不会介入该领域。这样一来，政府运用财政预算直接供应这种公共产品就变得非常必要了。
另外，散杂居地区或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的自我保护和自我调适能力相对较弱，这一文化特征同样要求其产品的提供需要有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启示二：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应最大限度地整合区域资源

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若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区域资源，只是单打独斗、小打小闹，永远成不了大气候。事实上，此前除景宁畲族自治县外，浙江的18个畲族乡（镇）每年也在举办规模不等的“三月三歌会”。但是，由于人、财、物等资源条件所限，很多歌会一直没能很好地运作起来，其影响力也十分有限。直到1992年，在松阳县举办的畲族三月三歌会上，民间的有识之士向有关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将板桥、柳城、老竹、丽新4个畲族乡镇原先零散的歌会活动组织在一起，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打响畲族三月三歌会的文化品牌，使之更好地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此后经多方协调，1994年春，“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品名、内容和形式才正式确定下来。“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最大限度地将4个畲族乡镇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畲族文化资源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歌会10多年来的长盛不衰垫下了牢固的基石。

启示三：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载体

选择、开发或打造一个民族文化建设的强大载体，是继承、弘扬、创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实现自我突破和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一个强大的文化载体，可以把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新加以挖掘、整理和开发，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的“自觉”。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的民族文化工作更当如此。因为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全、事事兼顾、遍地开花，而只能选择先从某一点突破，进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最终完成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建设任务。“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虽然只是一个“点”、一个载体，但就是这个“点”、这个载体，最终带动了畲族民歌、舞蹈、习俗、服饰、语言、民族工艺的传承和开发任务的完成。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启示四：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必须依靠少数民族群众的参与

一位研究民歌的专家曾呼吁：“抢救民歌，必须做到还歌于民。只有还歌于民，民歌才能在大众的传唱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官员的行政命令不能单独地拯救一种文化，学者的聪明智慧也不能单独地拯救一种文化。文化一旦脱离了其“母体”，即便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记载，我们记载的也只是一些文化的“化石”和“死去”了的文化。“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最大的成功，在于其活动主体是承载着本民族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畲族群众。正是这样一种操作模式，才使得“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自开办以来便极大地调动了畲族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历久而弥新。
二 “竹柳新桥”歌会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通过深入地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其一：活动缺少一个长远、科学的规划

在调研中，有一些群众反映三月三歌会热闹背后的隐忧：“活动搞了十多年，有关部门至今尚没有拿出一个长远的、科学的规划，以至于每年到了三月初三，各乡镇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当前，为歌会制定一个科学的规划已刻不容缓。

其二：歌会的宣传和开发力度有待加强

近年来，“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创新，除了传统的盘歌、祭祖活动外，还增加了畲族服饰、工艺展示，织彩带、打草鞋竞赛，打篾球、操石磉、稳凳等传统体育项目表演等，并结合推出了畲乡风情游等旅游项目。照常理推断，歌会的影响力应该比现在大得多。但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由于歌会的宣传工作没有紧紧跟上，使得活动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未能得到有效释放，规模和效果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扩张。如果歌会的宣传和开发力度能够得到加强，该品牌的开发潜力还可以进一步深挖。

其三：民间艺人的保护和培养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DNA”图谱。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位少数民族老艺人就代表着图谱中某个特定的基因。同样，一位少数民族老艺人的离世，或许就意味着人类要丢失这个“DNA”图谱中的某个基因。为此，我们要十分重视民间艺人的保护和培养工作。可是，“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红红火火举办了十多年，每年活跃在舞台上的“歌师傅”仍然是那些老面孔。民间艺人的保护和培养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长期以来，民间艺人仍处于一种自然生存状态。“亡了一个人，失了一门艺”，这样的悲剧不应该再出现。

综上所述， “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尚需做到“四个一”，即“制定一个规划、坚持一个原则、用活一笔资金、培养一支队伍”。

第一，应尽早为“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制定一个长远规划

政府有关部门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文化的发展规律，尽早为“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制定一个长远、科学的规划。规划应突出强调以下几点：（1）明确歌会的主旨、内容和形式，特别要明确歌会的短、中、长期目标；（2）界定主办、承办、协办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各方拟积极组织开展全省畲族文化普查活动；（3）筹划建立县、乡、村、文化中心户四级联动的文化工作模式，开展经常性的乡村文化体育竞技活动；（4）制定民间艺人的保护和培养计划，鼓励民间艺人创作新作品，开办畲族文化艺术传承班等；（5）制定畲族文化保护区域、开发区域的子规划，其中，保护区域的畲族文化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保护政策；开发区域的畲族文化实行适应性开发政策，并可考虑引入民间资本进行市场化运作；（6）加大歌会的宣传力度，制定专门的宣传策划方案，进一步提高歌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第二，坚持保护和创新并重的原则，对畲族传统文化进行适应性开发

保护和创新通常是一对悖论。“保护”的原意是维持现状，强调原汁原味原生态，而“创新”指的是一种创造，一种变迁和改变。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保护和创新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整个人类文化的真正社会学动因，就在于社会需要，这种需要一旦产生，就将以前未有的力量促使人们去克服文化悖论，创造新文化”。
没有文化的创新，就没有文化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符合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只要这个创新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的适应性创新。以畲族民歌的创新为例：当前畲族民歌日渐式微，不是因为畲族群众不需要畲歌，也不是因为畲歌艺术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是因为缺乏创新，因为没有新的畲歌作品创造出来。如果我们的畲族音乐工作者，能抓住畲族音乐节拍无定数、节奏以细碎平均断分、旋律有时以六度上行紧接五度或四度返身下迭、框架性音调多重变唱等鲜明特征，完全可以创作出既保留了畲歌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好作品。

第三，积极引入民间资金，加大畲族文化基础工程建设力度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据笔者了解，目前，各地举办歌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乡镇和上级民族事务部门的财政拨款。这些拨款只能勉强维持歌会的运作，与之相配套的民歌作品的征集、畲族音乐的录制、乡村文化馆（站）的建设、畲族歌舞兴趣班的筹办等费用则无从着落。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建设要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政府的财政资金，要用活、用好政府的财政拨款资金；“另一条腿”是民间资金，要积极引入民间的资本。一方面，在“畲族文化保护区域”，可以动员先富群体中的畲（汉）族企业家，捐款筹建“畲族文化研究基金会”。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用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文化基础性工程建设，如挖掘整理民歌作品、援助建设乡村文化馆（站）、开展畲族文化普查活动等。另一方面，在“畲族文化开发区域”，以及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文化建设项目，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参与投资运作，如畲族文化风情村、东西岩风景旅游区、畲医药的开发和建设等。

第四，必须下大力气培养建设一支畲族文化骨干队伍

文化事业的发展，人的因素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沈毅、胡海灵就曾指出：生活中唱和畲歌已成为往昔的盛事，如今畲乡能长夜对歌、即兴盘唱的歌手绝大部分在50岁以上，年轻的民间歌手越来越少，许多明清以来的手抄歌本流散湮灭，一些有意义的民歌歌本面临失传……
十多年过去了，各地文化人才的培养工作仍在原地踏步，畲族民间艺人的数量仍在急剧萎缩。据统计，丽水市莲都区的畲族人口逾2万，65岁以上的“歌师傅”如今已不上25人，中年歌手则更少，35岁以下的青年歌手几乎没有统计数字显示。
因此，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民间老艺人的保护，如开展畲族民间艺术大师命名、表彰活动，为每位艺术大师发放少许文化工作经费等。另一手抓民族文化艺术传承人的培养，如在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推行双语教学、开办畲族歌舞兴趣班，积极开展“畲族文化优秀传承人”评比，鼓励民间艺人开办畲族文化艺术传承班等。

我们期待“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推陈出新，继续谱写民族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 作者单位：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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